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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每一句真话，  每一桩善行，  每一个义举，    都在捍卫着人类的尊严、  道义和共同价值！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按：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妇女马春利，以前身体几近瘫痪，在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仅能站起来了，还能做些轻微劳动，她与儿子赵鑫相依为命，经常靠亲友接济。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马春利被佳东派出所绑架并非法劳教二年。在这期间，马春利的朋友、法轮功学员佟雅琴，赵桂英等人陪同马春利的未成年儿子去佳东派出所要人，却遭强制扣押和毒打；其中佟雅琴已经被非法劳教一年。法轮功学员赵桂英、孙丽彬、芦志英和张淑英已被劫持到佳木斯看守所关押迫害。据悉，马春利目前被迫害的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


以下是赵鑫的记述：


我叫赵鑫，今年十八岁。我已经整夜难眠有些天了，因为实在是无法抑制自己内心难以名状的焦虑，还有愤怒的无奈。面对目前进退维谷的可怕处境，究竟应该选择哪条路来走，这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大难题，心中充满了迷惘。最后，我决定写出此文，期盼着好心的叔叔阿姨能给予我援助，度过这一难关。


我是个很不幸的孩子。七岁的时候，我的爸爸和妈妈就因为感情不和而各奔东西了。和爸爸分手后，身心满是伤痛的妈妈独自一人带着我，过着清贫凄苦的生活。那时，因为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妈妈一个人的肩上，她每天既要照顾我，又要出去拼命赚钱。婚姻的不幸、病痛的折磨、生活的艰辛，很少能见到妈妈有快乐的心情。加上年幼的我不谙世事，很难懂得妈妈一个人将我带大的艰难，常常因为我的淘气或学习成绩不好，令妈妈感到生气甚至失望。那时只知道妈妈的脾气不好，一有不顺心的事，我似乎就成了她的出气筒。记得有一次，妈妈打我时把皮带都给打断了。那时的我，心里期盼着自己快些长大，好尽早离开这个充满不幸的家，能过上独立的生活，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我十三岁以后，在读初中之前的那几年，妈妈的病越发重了，后来几乎是卧床不起。看着病床上痛苦不堪的妈妈，再看看这个难以维生的家，我变的越来越内向，内心的郁闷积存的也越来越深。回到家，常常一个人为此在被窝里默默地流泪。后来有一天，和妈妈非常要好的一位阿姨给妈妈送来了一本书，告诉她这是一本教人炼功的书，而且只要按照这本书去学就能好病。我一看，原来是一本法轮功的书。我当时非常地生气，也非常害怕。因为学校曾多次组织我们看电视、搞签名，课本上也说这个功是“×教”。我也非常担心妈妈要是炼了这个功，可能随时都会被人抓走，到时留下孤苦伶仃的我将怎么生活。可面对当时那种





民警孙雷和另外两名个警察来到我家，未出示搜查证、没有任何见证人在场，就抄走了我家的电脑主机，还有妈妈学习的法轮功书籍和一些物品，并以此为由， 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就把妈妈绑架了佳木斯看守所。后来，连一次提审都没进行，也没通知任何人，没有任何合法的手续，妈妈就被送到哈尔滨戒毒所非法劳教两年。妈妈已被送走的消息，还是妈妈的朋友去看守所给她存东西时，那里的人告诉他们的。


妈妈被抓走的第二天，妈妈的朋友佟雅琴阿姨和我家邻居一起来到佳东派出所，想问明妈妈被抓的原委，希望能让无辜的妈妈平安回家。不料也修炼法轮功的佟阿姨不知哪句话触怒了佳东派出所所长冯凯东，最后佟阿姨也被他扣押在派出所。后来听说，佟阿姨也被送到哈尔滨戒毒所劳教一年。


家在外地的大姨知道此事后，心急如焚的来到佳木斯去派出所询问妈妈的情况，冯凯东却扬言要把我大姨也一起抓走。虽然我不很懂法律，但也不至于弄不懂国家的法律怎么成了他们家的了呢？他怎么能有这么大的特权，想抓谁就抓谁呢？为此事，我还咨询了律师。律师说，我们得有妈妈被劳教的“劳动教养决定书”，而且是一式六份，本人和家属必须得给一份。他们让我去派出所去要，可我每次去，冯凯东不是威胁恐吓，就是欺骗推诿。他一会儿告诉我说：“你没有权利看，得律师能有权利看。” 有时又说，“劳动教养决定书”已送到哈尔滨戒毒所去了得签完字返回来才能给我。


前几天，我接到了哈尔滨戒毒所的警察打来的电话，说我妈妈旧病复发，现在已经瘫痪了，让找当地派出所来人接。尽管我发自内心的不愿意再去面对佳东派出所的警察，但为了妈妈，我还是去了。可他们一听却说，他们没有接到通知，对我又是一顿训斥。那几天，我痛苦到了极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关心妈妈的阿姨们希望我能再去找一找冯凯东，因为妈妈的身体状况实在很差，再说我这个年龄的孩子正应该学点生存的本领，辍学在家没人管也不行。看我实在不愿面对说出那么难听的话和蛮横无理的态度的警察，有的阿姨要陪我同去，开始时我不同意，因为我很担心，他们那么不讲理，妈妈没有回来，好心的佟阿姨也被牵连进去了，这些阿姨要再遭迫害可怎么办。阿姨们告诉我，警察也是人，大家和他们讲一讲我们家的情况，这总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就这样，我勉强同意了。


六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在赵桂英阿姨的陪同下来到佳东派出所，冯凯东一见我们就推说上午有事，让下午二点再来。下午，赵阿姨与我如约准时来到佳东派出所。一开始，我们向所长冯凯东叙述了我和母亲现在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希望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所长冯凯东一直没有说话，只是想尽办法岔开话题。后来警察郑庆成一进来就对我们出言不逊，并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不归他们解决，应该去找市政法委。我们心平气和的告诉他，抓捕我母亲本身就是违法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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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却对我们破口大骂，并告诉我们爱到哪儿告到哪儿告去。不一会儿，警察陆景龙也进来了，他根本就不问明情况，上来就对我们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


虽然这些警察对我们的态度异常尖刻，可我们还是很耐心的跟他们讲着事实真相。由于冯凯东迟迟不给我们答复，四十分钟后，等在外面的芦志英、孙丽彬、和张淑英阿姨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就先后进入派出所，想来帮助说明一下情况。可郑庆成一见她们却说，你们这哪是来要人的，你们这一瞅就是来游行示威的。而后冯凯东就到走廊打了个电话。我们看不能解决问题，起身准备离开这里。陆景龙看我们要走就说，既然来了，就别想走了，我们肯定会给你们一个交待的。我们看出警察有抓人的动机，就往楼下走。警察一看我们要走，就抢先跑到楼下。这时，我们发现楼下的铁门早已锁上，根本就走不出去了，原来他们早就做好了抓人的准备。郑庆成一把抓孙丽彬阿姨，用力的往墙上撞，其他警察恶狠狠的将我们推到所长办公室中，强迫我们坐下，但我没有配合他们，他们蜂拥而上将我按在沙发上，强迫我坐下，我又站起来。 陆景龙和刘德慧气急败坏的对我大打出手，强行把我又按在了沙发上，我的脖子被打出了两条很深的血印。我看到一位阿姨去上厕所打电话，也被警察从里面给抓了出来。


不久东风分局的警察也来了，他们在门口看了我们一眼。过了一会儿，孙雷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把门锁上，把我“教育”了一番。在谈话中，我听到警察打骂的声音，还听到两位阿姨一边砸墙，一边大喊：救命啊，警察打人了！过了一会儿，冯凯东叫孙雷出去了，我坐在办公室中听到隔壁有位阿姨被打的呕吐了，心里特别难受，却没有办法去帮她。后来，我跑出了派出所，可赵桂英、孙丽彬、芦志英和张淑英阿姨现在都被关押在佳木斯看守所。


目前，我已失去了惟一可以依存的妈妈、失去了苦难中几位热心相助的阿姨、失去了仅有的生活来源每天生存在极度的恐惧、思念和无望中。请好心人伸出你们的正义之手，救救我的好妈妈吧，让和我妈妈一样无辜的阿姨们早日回到他们亲人的身边，早日回到自己的家吧！我和他们的孩子多想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呀！我会记住在磨难中人们所给予的帮助，以后，我将会尽全力去报答。我也坚信，等到法轮功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你们的善举都会被记载在史册上，为此你们的未来也将充满光明与希望。妈妈虽然还没有回家，但是你们的正义已给了我力量，激励着我要用自己真诚的声音、不停的脚步、坚强的毅力去唤醒更多的正义和良知，要回我的好妈妈和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些好心阿姨！











处境下的妈妈，我又不能也不敢去阻拦她什么，心中只是又添了一份沉重，那就是深深的忧虑与牵挂。每天和妈妈在一起时，我也都在留心观察着妈妈的变化。


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惊奇地发现，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好了。同时令我感到更加意外的是，妈妈的脾气也变得好起来了。很多在我做不好的时候，妈妈不但没有打我，还能耐心的给我讲道理，使我明白了应该怎样去做。看着妈妈的身心变化，特别是我很少再挨她的打了，心里真还挺欣慰的。后来，妈妈变得越来越和善，也越来越为别人着想了。为了供我上学，妈妈租不起楼房，就租了一间青年公寓（集体宿舍）。妈妈找了两份工作来做，其中的一份就是为我们所租住楼区的楼道和公用厕所打扫卫生。虽然每月只给三百元钱，妈妈却也做的尽心尽力。她很愿意帮助别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邻居们也都很喜欢她。（所以当妈妈被抓后，邻居们都去派出所证实妈妈是个好人。）从那时起，对妈妈所修炼的法轮功，我才算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妈妈学了法轮功之后，也曾告诉我怎么样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那时我还只是表面上应承着妈妈，其实并没往心里去。但在不知不觉中，“真、善、忍”的力量还真起了作用。记得升入高中之后，班里有一个男同学很调皮，总是欺负我，我就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说了这事。有一天，十几个为此打抱不平的同学和我约定好，当天放学后，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同学还告诉我，只要我去踹他一脚，就可以完事了，剩下的事由他们来摆平。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妈妈叮嘱过的“真、善、忍”，于 是就将此事忍了下来。事后我很庆幸，那天要不是忍住了，可能将会出大事了。


正当我们家逐渐重现生机的时候，没想到厄运却又悄然降临了。一天，当我放学回来，只见家里一片狼藉，妈妈正躺在床上喘着粗气。我焦急的问妈妈究竟出了什么事，妈妈无力的告诉我，佳东派出所无故将她绑架到了派出所，后来那些警察因为抄家和搜身没有翻到一分钱，就骂她是穷鬼。再后来，他们一看妈妈的心脏病犯了，就将她拖拽到马路上不管了。最后还是遇上了一位好心人，给妈妈打了一辆出租车送回了家。当时幼稚的我，执拗的认定妈妈说的不是真话，因为我感到这世上不可能会有如此蹊跷而又不公的事。一气之下，我去了网吧，一夜未归。后来，我才渐渐得知原来妈妈说的都是真话。


可不幸的是，令我担心的事后来还是发生了。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上午十点左右，佳东派出所包片

















    2010年7月7日











佳木斯特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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